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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谁的的安安全全岛岛？？
“弃婴岛”不是恶意遗弃行为的法外之地，相关调查核实应跟上

文/本报记者 吴金彪 张泰来
杜洪雷 本报见习记者 田宇
片/本报记者 戴伟

“弃婴岛”外的僵持

“你们要是不收，我就在这
儿不走，这孩子要死在这儿了，
看你们有没有善心。”

6月5日清晨6时17分，距离
济南弃婴岛约500米外的路边，
传来一阵孩子的啼哭声。路过的
村民发现，一个包裹的旁边有一
名被遗弃的女童。翻开包裹的鞋
子和衣服，村民发现，这是一名3
岁的女童。

警车随即赶来，遗弃孩子的
父母却早已不见踪影。现场的村
民感叹，“太可恶了，这是典型的
遗弃行为。”

村民把女童送到了福利院，
福利院的工作人员认为“这个孩
子不应记在弃婴岛接收的孩子
里面。”但话音未落，工作人员还
是一边喊着“胖妞”一边把这个
胖嘟嘟的女童抱进了福利院。

距离市区30公里的偏远位
置，并没有阻挡蓄意遗弃者的到
来。

“开了两个小时的车赶过来
就是为了把他送给政府。你们为
什么不收？”就在此前的6月4日
晚9时许，一辆悬挂淄博号牌的
汽车停靠在济南弃婴岛门口，
车上除了一名9岁大的男童，还
有孩子的父亲、爷爷和奶奶。福
利院工作人员试图对其进行劝
说，却遭到了孩子父亲的激烈
反驳。

灯光下，这个9岁的脑瘫患
儿蜷缩在爷爷的怀中，使劲揉搓
着眼睛，懵懂地看着周围的一
切。孩子的奶奶抹着眼泪哭诉，

“家里穷，一个月三百多块钱的
费用，实在是养活不起了。”

自6月1日以来，入夜，相似
的情形一幕幕上演，每一个遗弃
者都有充足的理由，或闪躲腾
挪，或费力舌战，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把孩子留下。

4日晚间，也是济南市儿童
福利院专职“劝解员”正式上岗
的第一天，但显然，在态度决然
的遗弃者面前，这项工作并不容
易。

差不多半小时之后，劝解人
员仍不能说服来自淄博的一家
人，又迎来从安徽乘坐7小时火
车而来的一对母子。

几乎是如出一辙的劝慰诉
苦、诉苦复又劝慰。足足两个小
时过去，当晚11时，来自淄博的
一家人，终于回心转意带着9岁
的孩子驾车离去；来自安徽的女

子则趁民警和工作人员离开弃
婴岛的间隙，把孩子一放，坐上
出租车闪离。

一次次目睹类似的情形上
演，现场的人们纷纷议论：这算
不算遗弃？有没有构成犯罪？

民警的尴尬

“你们既然建了弃婴岛，为
什么不让放在这里，我知道，放
在这里就不是遗弃，就不犯法。”

作为济南弃婴岛所在辖区
的警方，几天来，柳埠镇派出所
的执勤民警们也倍感纠结。

按照弃婴岛的工作流程，一
旦发现有弃婴入岛，就需拨打
110报警，之后民警出警、记录案
情，为婴儿未来登记户口留作资
料。接踵而至的遗弃者，屡屡让
民警尚未离开现场，就直面遗弃
者的到来。

面对一位上了年纪的遗弃
者，民警劝说：“大娘，弃婴是违
法的。”劝解员劝说：“大姐，你如
果把孩子放在这里，以后就再也
没法见到他了。家庭是孩子最好
的归宿。”

然而，任凭苦口婆心，对方
主意已定。更有遗弃者称：“你们
既然建了弃婴岛，为什么不让放
在这里，我知道，放在这里就不
是遗弃，就不犯法。”

放在这里就真的不算遗弃
吗？民警也有些弄不明白。

以往，一旦发现有婴儿被遗
弃在道路、草丛等室外场所，民
警出警，大多会表示：将追查遗
弃者的线索，一经查实，便将追
究遗弃者的刑事责任。但现在，
在弃婴岛门前，民警和遗弃者就
这样面对面而立，该怎么办？

“先别过来，这边有人，110
也在这儿，一会儿再来。”6月4日

晚10时30分许，济南市儿童福利
院对面的行道树丛里，蓝色的手
机信号灯闪烁不停，电话里的声
音在空寂的深夜清晰可辨。

半个小时过去了，打电话人
的声音再次传来，“没人了，只有
几个记者，过来吧。”

随后那个徘徊已久的瘦高
身影，旋即在暗夜里消失。一名
后被查实为3岁的幼童，被遗弃
在弃婴岛门外。等福利院的工作
人员和民警再度追出，道路上已
经看不出痕迹。

“我们相信政府。安全岛，一
放里面就安全了。”面对劝阻和
警告，遗弃者的诉说屡屡让人无
奈，弃婴岛就像是在生与死的抉
择间闪出的一道光亮，让这些都
曾经历过痛苦的患儿家庭看到
一丝希望。但如果不设任何条
件，这样的弃婴岛，又能维持多
久呢？

短短几天，“开足马力”的济
南市儿童福利院，已经觉察到了
紧张。副院长蔡汉明说，目前济
南福利院已抚养了 450多名孩
子，但护工却只有160人，已经超
出国际上“1：1 . 5”的标准配备。

法律的边界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弃婴
肯定是不合法的，要追责的，无
论何种理由。”

截至5日22：00，济南弃婴岛
已经接收的33名弃婴(含5月31
日接收的2名)，基本都身患一种
乃至数种严重疾病。出现在弃婴
岛门前的遗弃者或徒步，或乘坐
出租，或开宝马、驾奥迪，衣着或
简朴、或华丽时尚。

蔡汉明说，“有些家庭的确
为孩子尽力了。”诚然，不幸的家
庭各有各的不幸，一些遗弃者讲

述的遭遇也确曾博得了在场者
的同情与理解。但对于遗弃子女
这一严肃的法律问题而言，究竟
该秉持一种怎样的尺度，既保障
弃婴岛的合理运行又不予恶意
遗弃者豁免之机？

“我们养得起。”
“养得起为什么还要遗弃？”
4日晚间，在弃婴岛门前，面

对一名驾驶豪华宝马SUV前来
遗弃婴儿的遗弃者，在场者曾与
对方有着这样的问答。

一些在场者认为：如果说有
一些家庭实在养不起孩子，孩子
再待着会缺医少药甚至死去，他
们选择遗弃孩子或许值得同情，
那么，像这种驾驶豪车的遗弃者
虽然也有充足理由，但警方是不
是应该介入调查，核查对方是不
是恶意遗弃？

对此，北京青少年法律援
助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张雪梅
认为应该区分两种情况，一种
情况就是如果遗弃者确实没有
抚养能力，那么，其主观意图是
希望孩子得到继续存活和治
疗，应该可以不作为犯罪去处
理；倘若有经济能力却拒绝履
行抚养义务，遗弃孩子，应该考
虑追责。

现行刑法明确规定有“遗弃
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
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
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
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者管制。

“按照现行法律规定，弃婴
肯定是不合法的，要追责的，无
论何种理由。”山东科创律师事
务所律师展玲认为，按照弃婴岛
的现行运行情况，从很大程度上
讲，它无异于政府用行政手段

“开了个口子”，对特定人群的遗
弃行为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豁
免”。

这种律条与行政实效的错
位，也让一些法律人士呼吁，最
高法应该针对“遗弃罪”和弃婴
岛的现实，进一步作出司法解
释，以理清边界、框定责任。

在法学界人士看来，按照婴
儿安全岛设立的初衷，每一个遗
弃的婴儿都是应该被同情和保
护的，这一点并无问题。但所谓

“弃婴有罪、婴儿无罪”，作为并
行不悖的两条平行线，在实际的
运行过程中，已错乱交织，十分
模糊。

尽管警方并不这样认为。他
们说，接到福利院的报警后，出
警民警都会按照遗弃婴儿的程
序填写报案证明，这意味着每一
个遗弃婴儿的父母都可能被追
责。只是，豁免抑或追责，当下既
缺少对这种行为的界定，也缺少
行动的尺度。

错位的根源

“不弃不管，一弃全管”

也许是因为弃婴屡屡被发
现于医院、公厕甚至是荒郊野外
的残酷经验，对于弃婴岛的设
置，受访者普遍能够理解其初衷
的美好。

作为一种“舶来品”，弃婴岛在
国内多地的相似遭遇和争议，则让
一些人士将问题思考得更远。

为什么国外的弃婴岛运行
良好，而国内的弃婴岛屡屡争议
缠身？难道是因为水土不服吗？

法理学博士后、山东大学法
学院青年教师张帆认为，国外一
些地区和国家的弃婴岛制度运
行良好，主要是因为配套有相对
完善的福利保险制度作为支撑，
同时残疾人的社会地位和尊严
感相对较强，这实际都降低了家
庭遗弃重残婴儿的主观愿望。

在谈及弃婴岛话题时，曾任
民政部慈善和社会救助司司长
的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
院院长王振耀认为，政府应尽快
建立重残儿童津贴制度，避免出
现“不弃不管，一弃全管”的情
况，“全国重残儿童的数量并不
多，哪怕低标准起步也可以，这
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现在我们看病有医疗保
险，有新农合，有医疗救助，但却
有起付线，需要预付款，大病还
有病种限制，对于一个贫困的农
民家庭来说，根本不知道什么病
种，家里也不可能预备十几万或
几十万来看病。”王振耀说，实际
上北京、上海就已经解决了儿童
大病的问题，比如说北京的“一
老一小”，最高可以报销17万元。

“可以说，儿童大病就差最后
一厘米了。只需要政府稍微加一点
力，就可以让孩子们不至于被抛弃
了才能看得起病。”王振耀认为，现
在政府要做的只是如何让这些政
策进一步健全完善，并总结北京上
海等地的经验，向全国推广。

此外，受访的医生也谈到，
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沉重的经
济和精神双重负担，让一些遗弃
重残婴幼儿的行为在社会环境
中获得“谅解”。这种“谅解”则最
终又衍生为对遗弃行为的潜在
纵容和鼓励。

制度配套尤为重要。在张帆
看来，只有在完善制度配套的前
提下，家庭、政府、社会的三方力
量才会凝结成绳，共同为重残婴
幼儿的生存、康复和成长兜底、
为重残婴幼儿家庭减负。也只有
这样，“支持弃婴岛与反对弃婴”
的认知底线和行为路径，才会泾
渭分明。

一边是庇护弃婴生命权
益的人本设计，一边是法律
禁止的遗弃行为。“弃婴岛”
与弃婴，就像两条平行线，两
个原本截然不同的概念，一
经相交就争议哗然：旨在为
被弃婴儿提供生命庇护的

“弃婴岛”，缘何成为一些遗
弃者逃避惩罚的安全岛？法
理与情感的胶着，到底隐藏
了哪些剪不断、理还乱的隐
秘现实？

6月5日晚上8点49分，济南
弃婴岛附近的马路边，工作人员
发现了一个包裹整齐的男婴。

6月5日下午，民警接到村民报警，随后在弃婴岛附近200米远的地
方发现了一名弃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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